
研究不同民族国家之间

交流互动的国际史领域曾被

“大国兴衰” 的概念所涵盖，

所用的语汇多是“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力量均衡”，而这

样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

以西方为中心， 世界上其余

的国家和地区则主要是作为

大国力量延伸和控制的对象

而进入人们的视野———被徐

国琦称为“终生的导师”的哈

佛大学历史系入江昭教授

说。 而国际史的研究方法能

够揭示， 国际关系在人们假

定的国家之间存在分歧及潜

在冲突的同时， 还有着无限

的跨越全球的交往。 徐国琦

正在致力的就是用这一方法

重新梳理中美关系史， 他想

要向费正清 “西方冲击—中

国反应”和柯文“在中国发现

历史”等模式挑战———“我有

一个企图心， 建立一个新的

解释模式”。

2019年 3月 23日在北

京大学历史系举办了 “新全

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座

谈， 探讨这一部 “共有的历

史”。 《文汇学人》节录研讨内

容在此刊布。

近年来从事中美关

系史研究的人越来

越少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

授）：1979 年《世界历史》第 3 期

发表了一篇复旦大学汪熙先生

的 《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

题》，文章认为不能把 1784年以

来的中美关系史一概说成是美

国侵华史， 这里有历史创痛，也

有美好的记忆。 《近代史研究》

1979 年第 2 期发表署名文章，

认为美国对华的侵略性是毋庸

置疑的。 之后，北京大学的罗荣

渠教授在《历史研究》1980 年第

3 期发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

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指出

中国方面的有关研究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掌握的资料不很丰

富，范围比较狭窄，也缺乏系统

性。 一些问题需要重新研究，更

广泛的问题则需要开始进行研

究。 1844 年《望厦条约》后美国

追随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

不平等条约毒化了中美关系 。

“门户开放” 政策标志美国加强

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侵略和文

化渗透， 一直持续到 1949年中

国革命胜利。这期间交织着美日

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斗争，穿插

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美两国

结盟关系。 1949 年以后的中美

关系也分阶段地显示出复杂性。

总之， 两国关系既不是一贯友

好，也不是一贯敌对，必须对具

体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

到 1984、1985年，随着中国

的改革开放，对中美关系史的研

究也进入新阶段，人们的视野更

宽阔了。 1985 年汪先生在复旦

主持召开了首届中美关系史学

术讨论会，把他的论战对手也请

来参加， 双方都表达了和解，也

各自保留意见。 更重要的是，这

个研讨会请了一批正在崛起的

新一代中美关系史研究者，后起

之秀非常多。

这个会上讨论的话题已经

很多样化，可以看出，中青年和

老年学者群体间有个差别：中青

年学者对“性质”这类的框架已

经不太计较了。 我就感慨，这些

人后来去世的去世，去海外的去

海外，留在国内的大部分人还在

做，很多人做得也很有成就。 去

海外的人一半以上不再做中美

关系史或美国史的研究了。 但

是， 国琦兄一直坚持做下来，而

且他的特点是厚积薄发，我再见

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哈佛大学埋

头攻读博士。 读完以后就任教，

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

沿着老师入江昭开辟的路子做

跨国史的研究。 最近这十年来，

新著叠出。他把中国放在不断国

际化的进程当中研究，特别强调

政府以外的国与国、 民族与民

族、群体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仅

仅盯着政府高层的外交互动。他

关注民间层面的各种群体，包括

非政府组织，有组织的、无组织

的群体和个人，以及各种各样的

交流：体育、文化、劳务，那是一

个很广阔的天地。在多国互动的

全球化时代，在中国不断融入国

际社会的时代，到底有什么问题

是值得研究并可以用新的视角

来研究的，国琦兄的著作是一个

启发人的典范。

我今天来座谈， 看到袁明、

国琦，有些感慨的是，群芳飘零，

重聚在现在的就是我们三人。这

种感慨之下，我作诗一首，请行

家斧正：

如烟似梦隔世间，初识三十

四年前。 昂首一代生芳华，伏案

千秋走笔椽。 之江宏论风流去，

燕京重逢几人还。不羡南柯不畏

远，且循天道且随缘。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 当时在复旦开会的时

候，我已经从伯克利大学进修回

国了。 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去上

海，火车行进在华北大地上，我

说起了在美国两年的感想 ，罗

荣渠老师饶有兴味地听着 ，评

论了一句：“从晚清派中国留学

生留美，一代又一代，什么时候

是个头啊？ ”在 1980 年代国家

改革开放， 一切呈现欣欣向荣

气象的大环境中， 罗老师讲出

这句话，充满着历史学者的当代

好奇。 罗老师的视野很大，他很

快就启动了更大的研究，关于现

代化的研究。他当时这个评点在

南下的火车上发出，现在回忆起

来还真有点文学感。

我想在此谈谈对“文化边缘

人”的看法。 国琦老师在书中着

力讲述的，都是曾经在中美关系

史中出现的跨越文化的人士，或

者说是努力去进入与自己出生

文化不一样的文化圈的人士。随

着全球化的深入，跨文化会是一

个趋势，所谓的“文化边缘人”也

将越来越多。 我在 1991年曾经

组织过一个国际会议“跨世纪的

挑战：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

展”。 我在自己的会议论文里就

“文化边缘人” 写过一段话：“所

谓的‘边缘人’，从文义上讲就是

文化传播者。在一百多年来将西

方国际关系学说和研究介绍到

中国来的过程中，几代知识分子

进行了辛苦的耕耘。他们在当时

的条件下是如何认识西方与西

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他们具体做

了哪些工作？他们在传播中得到

过什么支持， 又面对过什么压

力？他们又经历过什么样的心路

历程？几代传播者有什么样的共

同点与不同点？在对西方学说传

入中国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时，很

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是探寻一下

先驱者们的足迹。当然这并非易

事。 因为许多闪光的、对后人有

启迪作用的经历、思想、情感都

并不见于公开出版物中，不少已

经被历史尘封了。 要做发掘工

作， 除去收集公开出版物外，还

需看国内外人物档案、传记以及

上述历史。 在这一方面，中国学

者的工作应该说才刚刚开始。 ”

这段话是我差不多 30 年前写

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好像

这个旋律又出来了。我们还要继

续探讨， 但是讨论要有基础，要

做出像国琦老师那样的贡献之

后，才会有讨论的基础，我们才

能拿具体东西说话。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

授）： 学术研究是一个薪火相传

的事业， 需要一代代人延续下

去，但近年来从事中美关系史研

究的人越来越少，学者们都去关

注当前的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

中美关系史领域远不像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那样热

闹，这是不应该的，希望有更多

年轻学者参与到中美关系史研

究中来，把这项事业传承下去。

国琦教授的贡献不仅在于

进一步运用档案丰富了过去的

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共有历史”

的新视角，将这些人物的经历视

为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和共

同的过去，从而赋予这些人物和

事件以新的意义。从全球化进程

开启以来，特别是进入 20世纪，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依赖

越来越深，每个国家都不是封闭

自足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历史有

很多交叉和重叠的部分，这就是

“共有的历史”。 挖掘不同国家

“共有的历史”和“共同的过去”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还可

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并有助于

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

大家都知道，当前中美关系

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人甚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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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人注意到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两国在文化层面和非政府

层面的交往，两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之外的“关系”。 徐国琦循着入

江昭教授“文化国际主义”的论述，复活这一段非同寻常却被人遗

忘的旋律：蒲安臣、戈鲲化、古德诺、杜威、留美幼童和体育运动。

（下转 9 版） 隰

书写“共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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